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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如何看待AI时代的名校与就业？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熊安娜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在一百多年的
发展历程中和人类心理世界的发展形态同
频共振，已演进成为一门不可或缺的前沿
科学。但是，涉足这一领域的作家相对不
多。去年，作家秦岭的长篇报告文学《突围
心理风暴》获第二届漓江文学奖，在文坛产
生反响，引发了对社会心理现象的关注。

出于职业习惯和对文学的期待，我
也非常关注文学对心理题材的介入和呈
现，但发现，这类创作大多聚焦发生在某
人或某一群体中的孤独、抑郁、焦虑等心
理症状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悲剧。从文
学原理的视角来看，作品基于情感的抒
发和人性的揭示，也会生动精彩；从心理
学原理视角来看，作品可以让受众产生
共情心理，并在情感被代入的状态下产

生共鸣。这固然也是文学的一种力量，
然而，由于专业思想缺位，视角单一，其
社会功能性也会缺失。比如，有些作品
从现象出发之后止于现象、从热点切入
之后止于热点、从问题提出之后止于问
题，存在明显的视界局限。有作家曾不
加掩饰地直言：“我只提供问题和现象，
至于如何解决，那得专业人士自己去
说。”我们认为，作家不光要善于观察，同
时应善于把专业人士在实践中分析出来
的挑战因素、解决手段和深度思考用文
学的方式“说”出来，否则很难让读者了
解到社会心理、内在机理、诱发因素以及
预防策略的全貌。这可能也是作品在文
坛的某些圈子里被“叫好”，但在心理学
界和读者那里“不叫座”的根本原因。

针对这一情况，很多基层一线的心
理咨询师认为：“单凭心理现象案例作为
素材的文学作品，更像是对案例的倾情
描绘和堆砌。”这类单极化叙事，对于置
身事外的人而言，可能会好奇，被感动，
但对于具备心理学常识的读者而言，由
于司空见惯，因而食之无味。

而《突围心理风暴》的视角完全是多
极的，并做到了宏观、微观视角的交叉与
融合，形成点、线、面、体有机统一的叙事
范式。把社会心理流变安排在近五十年
来的社会发展背景之下来考察，凸显了
时代的现场感，加上文学叙事和心理科
学传播的双线并行，容易激发读者的阅
读兴趣和求知欲；其次，作者把现代心理
学、传统心理文化和心理现象紧密联系

起来，以学界观点、实证性案例、大量数
据对比作为支撑，为读者提供了快捷、直
观、有效的认知指引；再次，作品以心理
科学视角为核心，兼顾历史、伦理、管理
等多重学科视角，为读者提供了识别社
会心理的多元化视界，从而透过现象看
到了问题的多个方面和层次，从而获得
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

尤为重要的是，作品始终站在社会
治理的高度看待社会心理现象，这一视
角，也是我们心理学界基于心理疾病和
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一以贯之的
重要视角。不难看出，作品中不仅有作
家本人的观察和观点，同时巧妙融入了
专业人士的“做”和“说”，从而突出了叙
事、说理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文学视角下的“心理风暴” □史占彪

陈生（右）、陆步轩

在录音间里接受羊城晚

报记者采访

北大毕业卖猪肉：

2003年，一篇报道让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走入公众
视野。从人生辗转失意、西安街头撑起“眼镜肉店”，到“北大屠
夫”的标签将他推上舆论风口，引发全社会关于读书价值、职业
选择的长久讨论。数年后，他与同样北大毕业、已经创业有成
的校友陈生相遇，二人携手同行，创办“屠夫学校”，合力打造
“壹号养黑土猪”，把一门市井行当做成现代化产业。

近日，壹号食品董事长陈生、壹号养（原壹号土猪)联合创始
人陆步轩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回溯他们的求职创业历程，
直面时代变迁，对学历、就业与人生选择各抒己见——

《猞猁的重生》
圆掌 著

作者从儿童视角出发书写自然

主题，根据野生动物的习性，分析猞

猁身上安装的卫星定位项圈传回的

数据，合理揣摩动物心理，讲述了网

红猞猁“天线宝宝”从失去妈妈而被

救助到回归自然、适应自然法则，从

而获得重生的过程。

《回音壁》
路航 著

小说讲述了小女孩海音自爷爷

去世之后，在北京非遗鸽哨中找到了

情感寄托，并因此结识了一系列好朋

友。在朋友们的陪伴和帮助下，海音

找到了成长的方向，坚定继承爷爷遗

志，传承鸽哨非遗技艺。

《红树林的下午》
大吴 著

一个寄养在外婆家的小男孩因

不理解妈妈的苦衷而对妈妈心怀芥

蒂，一次偶然，妈妈带小男孩来到自

己儿时的“秘密基地”——红树林，

母子之间的误会与不快随着安静而

亲密的相处消解了。

《卫星，地球的小跟班！》
曹静 何清华 孙轶斌 著

该绘本采用问答的方式，向小读

者展示了卫星从设计制造到发射升

空，再到在轨运行直至退役的全过

程，揭示了卫星的科学奥秘。

《人间烟火》
丹尼尔·米勒[英] 著

这是一部以数字人类学为视角，

深度解码当代中国日常数字化生活

的通识读物。

抓到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人

羊城晚报：关于你们的情况，在前

些年的媒体中已经有很多报道了，但还

是要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陈生：我是广东湛江人，现在江湖
上经常叫我是“北大卖猪肉”，确实，我
养猪卖肉刚好20年。北大毕业的一般
都有正当职业，或是当官，或是教授、作
家、企业家，我和陆步轩有一点另类，一
个养猪，一个卖肉。

我是1980年考上北大的，当年
北大在广东总共招了65个人，文科
32个，理科33个。总分530分，我的
考分是382分，应该是广东省排名前
30，当年上北大和上中大就差个10
分8分，就差做对或做错一道题半道
题的，有什么区别？运气好一点的上
北大，运气差点，上中大，就那么回
事。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
像买彩票。

毕业后我分配在广州市委办公厅，
但我和老陆一样，觉得此后人生基本是
一眼看到底了，所以当时想冒一下险，
换一条赛道，就选择了“下海”——一开
始的时候是“停薪留职”，后来才彻底成
了“个体户”。总体上，对我们这代人来
说，还是国家的政策好。

2008年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
陆步轩卖猪肉的消息，我说北大毕业的
干嘛亲自去卖猪肉？虽然我也卖猪肉，
但我至少是搞经营管理，他却是亲自操
刀，就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他，就一起“卖
猪肉”了。

陆步轩：我是陕西人，北大毕业以
后做过好多事，最后为了混生活就卖猪
肉去了。因为媒体的关注出名了，后来
也进入过体制内，又辞职不干，跑到南
方投奔我的师兄陈生，一起养猪卖肉。

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破产企业，等
于一毕业就失业，得自谋生路。尝试了
好多行业，都不行，最后就卖猪肉，早上
或晚上进货，第二天晚上卖完，成本就
收回来了，资金回笼快。

羊城晚报：看来广东人和陕西人还

是有差别？

陈生：不只是人的差别，还有那个
年代两个地方的机会点不一样。当时
的广东欣欣向荣，各行各业，无论做什
么都有10倍、8倍的回报。在区庄的灯
光夜市卖东西，一天能赚个二三十块
钱，而当时的工资一般也才五六十块
钱，摆摊卖衣服一个月也有1000块，一
年下来就成万元户了。从这个角度讲，
我当年的决策是一个无风险的决策。

羊城晚报：陈总是学经济学的，算

得很清楚，陆总是学中文的，就没有这

样的计算了吧？

陆步轩：倒也想到了，可能也有我

们读中文的，没有这么计算的头脑，主
要还是生活所迫，没人兜底了。

陈生：当年的陕西和广州差得真的
不是一点点，太大了，电影《雅马哈鱼
档》里的广州，确实很开放搞活。从计
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时候，会出现
一些很突然的机会，这种机会给谁？
给胆子大的，像我、俞敏洪这类人，也
就是雷军说的：碰上风口，猪都可以
飞。所以，改革开放的“红利”被我们
这代人抓到了。

卖猪肉可以成为“一代宗师”

羊城晚报：刚卖猪肉的时候，有没

有想过几年以后怎么办？

陆步轩：刚开始可以说考虑的是赚
钱不赚钱，总要有一碗饭吃，后来眼看
着生意一直上升，就说好两年后可以买
房了。但“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新闻
出来后不久，我就被安排到区方志办工
作了。单位清闲，我又胸无大志，在那
里待了12年，后来被陈生师兄“拐”到
广东了。

陈生：是，我“忽悠”他说，他写的那
些东西没有什么人看，也成不了司马
迁，卖猪肉倒可以成为“一代宗师”，就
像丐帮的帮主一样。

羊城晚报：陈总您可能也是看到了

他这个人的新闻效应？

陈生：他是有新闻性，但也真懂技
术。至少北大毕业生脑子也是好使的
吧？实际上，卖猪肉它有点像做艺术
品，一头猪分几十个部位，怎么排列组
合，完全是靠手感。有个师傅说他卖
一头猪永远比他老婆卖多100多块
钱。一头猪如果差100块钱，我们去
年卖了68万头猪，差多少？68万元，
你再加两个0就是6800万元……所
以它是一种艺术。这种东西完全是靠
感觉，不可能是数理化计算，带有某些
天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毕业生
来干这事儿，也不冤枉，因为那么复杂
是吧？——后来我和陆步轩合作，请
他来当屠夫学校的校长，服务学校，规
范流程，编排课程，工厂化培养训练人
才，先把基础打好，再把整个产业给搞
起来。

羊城晚报：你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

怎样的？

陈生：他现在还是校长，偶尔还会
去送一下货。我们两个人都是超期服
役了，逐渐从一线往旁边走，公司从
2008年开始招研究生，现在都是研究
生在管理。

羊城晚报：这些新招进来的大学生

应该也要去一线锻炼？

陈生：对，开始都在市场卖猪肉，一
年半载的。

羊城晚报：这个行业和 10 年前比

有什么变化？

陈生：我们过去主要是在农贸市
场，跟着超市走，后来自己开档口，但传
统的这些渠道在萎缩，就尝试进驻网上
超市，十年前大力开拓线上及其他渠
道，现在在小象、盒马等即时零售已经
超过50%，今年或将达到60%以上。
应该讲我们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也比
较及时。现在80后、90后更加不想到
超市里面去买猪肉，甚至连三鲜都不想
买了，我们就开发预制菜，比如说熟食
……总之，做企业就像开车，太快了可
能翻车，太慢了可能错过机会，这就是
要该加油的时候加油，该到服务区休息
一下，你得休息一下，掌握好这种节
奏。不能错过机会，但也不能乱扩张，
否则会导致破产。

羊城晚报：如果说资金链没有问

题，又不盲目扩张，应该说食品产业仍

是一个朝阳产业？

陈生：真的不好说。因为每一个企
业或者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
如果只是死守，大多要死的。所以要改
变，但是改变也不同，有的改变叫找死，
当然有的是在等死。无论在哪个行业，
都没有永远的所谓的不变的东西，很可
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而不是20年30
年，更多的是在寻找方向，也许这就是
做企业最吸引人的地方。现在AI时代
又出现了，又“迭代”谁、又淘汰谁，现在
还不知道。新陈代谢也是蛮好的，哪怕
我们被淘汰，也得认是吧？淘汰本身就
是个进步。

羊城晚报：有没有想过寻找转型？

陈生：在2013年前后，我们当时
有想过渠道转型，自己去搞过渠道，比
如说搞“肉联帮”，但我们可能没经验，
也不成功，就找新渠道，比如朴朴、美
团、盒马等即时零售，我们通过他们找
到了新方向，现在我们每年持续增长；
我还在做一些新赛道，也挺成功的。所
以，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消费者购物习
惯怎么变化，我们都在持续关注，持续
感知，然后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但主
业还是以养猪、卖猪肉为主。

做企业的永远在路上

羊城晚报：你们还有“天地壹号”苹

果醋，现在的经营情况怎么样？

陈生：我有两家企业，一个是饮料
“天地壹号”苹果醋，它的销售场景，一
个是日常餐饮，一个是围餐，疫情期间
不准搞围餐，大幅下降，经过三年低迷
期，这两年恢复了一点；另一个是“壹
号土猪”——现在升级为“壹号养”黑
土猪了。打造了20年的品牌，全国都
知道，品牌升级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
难，但做企业就是不断出现问题，不断
解决问题。

羊城晚报：乡下农家自养的土猪

肉，确实好吃很多，你们的猪肉在品质

口感上有哪些方面的创新？

陈生：在过去的20年创业里，我
们都在不断地尝试，品种上一直在死
磕，持续进行地方猪的系统培育，不断
筛选优化，最终培育出了“乡下黑猪”
品种；其次就是要给足时间，如果不够
时间，积累不够，它的风味就不好。还
有一个饲料结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
科学的过程。

羊城晚报：养了这么多年猪，有没

有一些比较独门秘笈的东西？

陈生：独门秘笈谈不上，但如果说
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觉得就三个
字——笨功夫。作为所谓黑土猪这个
领域里规模养殖最大、也是做得最久的
企业，我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实验，
比如，到底给它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
让它更健康、肉质更好？对于一个物种
来说，20年时间其实很短，做不了多少
事，我们现在同时在做三四个品种试
验，有的还在初期，有的到了中期，有的
已经进入生产端。总之，一个是品种，
一个是质量，怎么样适合不同的消费者
的需求，提高品质，降低成本，不外乎就
是这两个东西。我们做企业的永远在
路上，永远都是处在一种不满意状态，
只有能这样，这个企业才不会在牌桌上
被淘汰下去。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羊城晚报：您的公司是往家族企业

或是股份制的方向发展？

陈生：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口中的
“老登”企业——就是慢慢打拼出来的
传统企业，谈不上家族不家族。实际
上，世界上大部分企业是不上市的，什
么叫“家族企业”现在也没一个定论，我
的小孩大概率可能不太想接过像我这
样的苦哈哈的生活，这也很正常，每代
人有每代人的使命，为什么一定要求他
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
基本上什么物质都不缺的时候，你让他
去过一个比较惬意的人生，或者说他们
认为比较好的人生，为什么不可能？不
要把我们这代人的一些思维、价值观强
加于他们。企业能不能持续地发展，能
不能存活，能不能持续地还在牌桌上，
这才是我所关注的。

羊城晚报：企业现在总数有多少

人，招大学生吗？

陈生：我两个企业大概一两万人，
两个学院，每年都还在招大学生，大学
生比例可能超过60%。人员也不一定
越来越多，因为设备更加先进了，以前
卖10个亿，比如说需要2000人，现在
我卖20个亿，可能只要1300个人就
够了。

羊城晚报：如果是挑大学生的话，

是不是非得名校毕业的？

陈生：我们没有名校崇拜，但是名
校确实应该算是拿了一个好的通行证，
但进来以后就看你的本事了。

羊城晚报：陆总您的专业是中文，

会不会觉得卖猪肉还是有点离专业太

远了，有没有想过还是搞回文字工作更

合适？

陆步轩：事实上我进了几年体制
内，在体制内不是就写写画画的？但
我就觉得那种是一眼能看到头的日
子，所以，现在我把自己就定位为“卖
猪肉里边认识字最多的”。本科专业
是基础，可能给你提供一个进一步学
习的方法，一个思路，博士可能研究得
更深一点，但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考
大学是按分数来录取的，能报哪个学
校能上哪个专业，也不完全是按兴趣
来的。

不逼孩子接自己的班

羊城晚报：你们的小孩现在怎

么样？

陈生：小孩不太想接我的工作，觉
得太辛苦了。我觉得每代人有每代人
的使命选择。

羊城晚报：有没有接你们的班？或

者去考公？

陈生：没有，他可能相对做一些
他喜欢的、自由度比较大的，比如搞
点投资或艺术，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
的，为什么一定要像我们这代人那么
苦？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的工作高
速运转，长期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逼
他们来做？特别是AI出现以后，金
钱，或者说财富，还有多大作用？十
几二十年以后，财富还有多大作用？
我真是怀疑。

羊城晚报：他们都参加高考吗？

陈生：我的小孩学的数学专业，以
后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他了。

陆步轩：我的小孩参加高考了。
羊城晚报：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群

体有考编热或考公热的现象，您是怎

么看的？

陈生：相对来说，公务员单位相对
是比较稳定的。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尤其是现在，一个更大的更加颠覆的所
谓AI革命时代来了，之前的革命可能
是我们人类的某种能力的延伸，现在是
智力智商的一个无限的扩大。所以我
觉得这场革命可能会比工业革命来得
更加具颠覆性。在这个海啸里面你怎
么躲、怎么用？将来AI判案可能比法
律专业毕业的法官判案更加公平公正，
更高效。在这个海啸面前，选择很关
键，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怎么运用知
识、怎么用AI。


